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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与“一带一路”建设

竺彩华１

（１．外交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 世界经济在过去近十年的复苏进程中，展现了结构深度调整、格局持续变化、反全球化力

量空前高涨、全球经济治理艰难转型的新态势。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恰

逢其时：一方面，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将助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推进互联互通合作

将塑造亚欧经贸大格局。 值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如何讲好“一带一路”
故事，占领“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权和制高点，是中国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本文认为“一带

一路”建设必须在两大时代议题的引领下稳步推进：一是共同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二是努力

践行新型全球化。 只要在这两个议题上取得广泛共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能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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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很可能就是一场终

结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危机。① 正是在这一背景

下，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和 １０ 月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一带

一路”建设的基本着眼点是扩展中国与相关国

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合作与发展是其最鲜明

特征。
自该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学术界即对其从

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

既有战略层面的解读，也有具体落实和风险防

范等方面的问题研究，相应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基于本文研究需要，在此对不同学者关于“一带

一路”基本定位的解读进行简单梳理。 李向阳

认为，首先，对中国自身而言，“一带一路”是新

时期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其次，是中国经济外

交的新平台；②高程也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中

国实现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大战略，正是在中国

外交转型背景下经济外交模式调整的产物；③最

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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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星认为要把握“一带一路”定位，需要确立

三种视角：一是超越狭隘的“局域”思维，确立

“举国战略”的视角；二是超越简单的“点线”思
维，确立“地区战略”的视角；三是超越单纯的经

济、文化维度，确立“长期综合战略”的视角。①

唐朱昌认为，“一带一路”首先必须实现最低目

标，即经济目标，从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首先

应该是强调合作性、开放性、非排他性和互利共

赢性的经济合作倡议，而非具有零和博弈及对

抗色彩的战略构想。② 蔡进认为，“一带一路”是
我国自明清以来提出的第一个大国战略，即全

球化战略，但与为了实现“贸易全球化”的英国

和“资本全球化”的美国所推行的全球化不同的

是，“一带一路”所要推动的是“共商、共建、共
享”的利益全球化，因此不是中国自己的全球

化，而是中国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参与和促进

全球化的进程。③ 综上，“一带一路”，不管称之

为倡议或战略，它都会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

等方方面面带来全球性的深远影响，因此，“一
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不仅在于中国有什么样的

理念和资源去推动，更有赖于与其他合作各方

形成各种共识；不仅在于政府的主动引导和推

动，更有赖于市场的良性运作和企业的积极参

与；不仅在于经济上的成功合作，更有赖于社

会、文化和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可持续发展。 因

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只顾低头拉车，更
需要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格局与大环境的前提

下，顺势而为、精耕细作。

一、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

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虽

然曾经在短期刺激下呈迅速增长恢复态势，但
由于结构性矛盾根深蒂固，短期刺激带来的增

长如昙花一现，在各种金融、债务和经济风险轮

番交织出现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走上了漫长而

又艰辛的复苏之道。 在过去近十年的复苏进程

中，世界经济展现了结构深度调整、格局持续变

化、反全球化力量空前高涨、全球经济治理艰难

转型的新态势。

１􀆰 １　 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里根（Ｒｏｎａｌｄ Ｒｅａｇａｎ）和
撒切尔（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Ｔｈａｔｃｈｅｒ）夫人分别在美英当

选总统和首相，由此拉开了主张自由放任的新

自由主义序幕。 自此，美英经济日益金融化，金
融（虚拟）经济主导实体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

新趋势。 从 ８０ 年代末期开始，美英又利用经济

援助、贷款附加条件，并借助国际货币基金和世

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全球输出“华盛顿共识”，
使全球化逐渐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
这场以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以及贸易投资

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美式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加

剧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加剧了金融

主导国家和制造业主导国家经济的结构性失

衡，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加剧了国际分工、国
际贸易以及分配的不平衡。 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全球

金融危机使上述矛盾完全浮出水面，世界经济

从此进入结构深度调整期。 调整的动力来自两

方面：一方面，各国政府为了消化上述不平衡所

积累的泡沫和风险，进行了积极的政策性调整；
另一方面，则是由正在形成的第四次制造业革

命所带来的市场性调整。
作为肇始国，美国对此次金融危机反思的

结果，就是重新评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

的关系，美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出

现重大调整：经济发展要从过度依赖金融业、房
地产业的“虚拟经济”向先进制造业引领的“实
体经济”回归；对外政策目标则转向通过“再工

业化”重塑美国竞争优势。 为此，美国于 ２００９
年出台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于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２ 年先后启动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
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并于 ２０１３ 年发布了

《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初步设计》。 通过实施创

新战略推动再工业化的同时，美国对外政策中

６５

①

②

③

王卫星：“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风险与挑战”，《学术

前沿》，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上，第 ７－８ 页。
唐朱昌：“一带一路”的定位、风险与合作，《社会观察》，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 页。
蔡进：“‘一带一路’与国家供应链发展战略”，《中国流通

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２５－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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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 根据英国经济政策

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美国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６ 年采取了 ６００ 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其
中仅 ２０１５ 年就采取了 ９０ 项，居世界之首。 新上

台的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总统在很大程度上

也继承了上述调整方向，并可能在反全球化（贸
易保护＋反外包外迁＋反移民）、减税增支、扩大基

建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在美国带动下，其他

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也纷纷制定了各自工业发

展战略，如德国提出了工业 ４􀆰 ０，日本则将人工智

能、３Ｄ 打印作为工业 ４􀆰 ０ 的突破口。 中国也在产

业结构升级压力下积极加入新一轮全球产业结

构调整浪潮，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医药与生物制造

产业等重点领域提出了《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与各国发展战略调整相对应的就是风生水

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带

来的新动力。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执行主席

施瓦布（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教授在其最新力作《第四

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指出，第四次工业

革命将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

在一起迸发出强大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态

势向我们席卷而来，其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

广、程度之深丝毫不逊于前三次工业革命。 这

次工业革命最主要的技术趋势是利用数字化和

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无人驾驶交通工具、３Ｄ 打

印、高级机器人、新材料、物联网以及生物基因

工程等。①这些新兴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

并不断融合，正在对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

改变。 法国工业体系思想家奥利维耶·斯卡拉

布（Ｏｌｉｖｉｅｒ Ｓｃａｌａｂｒｅ）②指出，科技的发展应用在工

业领域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他认为正在发生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逐步将先进的科技应用于

生产领域，生产率的提高将会超过百分之三十。
例如，在航天领域，燃油喷嘴是最复杂的零件之

一，因为它由二十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需要独

立生产，组合的时候也要大费心力。 但随着 ３Ｄ
打印技术的应用，就可以一次完成二十个部分的

组合生产，生产效率提高了 ４０％，产量提高了

４０％，整个燃油喷嘴制造行业也增长了 ４０％。 新

的生产技术革新的意义不仅在于生产效率的提

高，它还意味着更灵活的生产方式，即智能制造

带来的更多个性化定制的高品质产品。 在第四

次工业革命引领下，世界经济发展将进入一种全

新模式：一方面，经济的竞争规则将彻底打破以

往的低成本战略，只有以创新方式提供产品和服

务的战略才能保持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③；另一

方面，生产、消费、运输与交付体系将被重塑，
灵活性会逐渐取代规模成为首要考虑因素，工
厂会变得更加小而灵活（即所谓的 “柔性制

造”），且与消费者市场比邻而居，原先东西方

之间的大量贸易将被区域内贸易所替代。 这

将克服之前非常浪费的世界性生产模式，即在

地球上某一个地方大量生产、大量储存，产品

在到达最终消费者手中时差不多要在世界绕

大半圈。 新的全球化模式在技术革新的带动

下呼之欲出，未来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已

然明确，只是变革需要时间，只有积极拥抱技

术的变革者和参与全球化的塑造者才能顺利

赢得发展。

１􀆰 ２　 国际经济格局加速变化

从发展格局来看，世界经济重心不断向发

展中经济体转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伴随以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世界

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在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份额中的比重不断

提高，以 Ｇ７ 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则不断下

降。 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经济规模上，如图 １ 所示，上世纪 ８０、９０ 年

代，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按美元汇率计算的国内生

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以下简称 ＧＤＰ）
占全球比重为 ８０％左右，１９９２ 年最高时达到

８３􀆰 ４％，其中仅 Ｇ７ 就占全球 ６８􀆰 １％；与此同时，广
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仅占 ２０％左右。 但是，到

７５

①

②

③

［德］克劳斯·施瓦布著：《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

量》，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电子版，第 １４－３０ 页。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Ｓｃａｌａｂｒｅ， “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Ｈｅｒｅ”， ＴＥＤ Ｔａｌｋ Ｓｈｏｗ，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ｄ． ｃｏｍ ／ ｔａｌｋｓ ／
ｏｌｉｖｉｅｒ＿ｓｃａｌａｂｒｅ＿ｔｈｅ＿ｎｅｘ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ｈｅｒｅ．

同①，第 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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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发达经济体的比重已持续下降至 ７１􀆰 ６％，
比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９􀆰 ２％下降了 ７􀆰 ６ 个百分点；金融危

机爆发后则进一步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６０􀆰 ５％，降低

了 １１􀆰 １ 个百分点，其中 Ｇ７ 降至 ４５􀆰 ７％；相应地，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比重则持续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９􀆰 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以下简称 ＩＭＦ）预计，到
２０２１ 年发达经济体将降至 ５６􀆰 ６％，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将升至 ４３􀆰 ４％。 按购买力平价计

算，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在 ２００８ 年就被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赶超；到 ２０２１ 年，两者占全

球 ＧＤＰ 比重分别是 ３８％和 ６２％。

图 １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 ＧＤＰ 比重，１９８０ 年－２００９ 年

数据来源：ＩＭＦ，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Ｅｄｉｔｉｏｎ，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ｗｅｏｄａｔａ ／

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７ 日登陆。

在贸易和投资上，如表 １ 显示，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发达经济体占全球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

别达 ６６％和 ７２％，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仅分别占 ３４％和 ２８％。 进入新世纪以来，发达

经济体比重不断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则不断上

升。 到 ２０１４ 年，前者已分别降至 ５１％和 ５５％，
而后者则分别升至 ４５％和 ４２％。 发展中国家不

仅日益成为全球贸易的重心，更成为全球投资

的热土。 上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直至 ２０００ 年，全球

超过 ８０％的直接投资都流向了发达国家，发展

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以下简称 ＦＤＩ） 流入在 ８０ 年代还不足

１４％，到 ２０００ 年也不过 １７％；但是随后流入发展

中经济体的外资急剧上升，２０１３ 年流入发展中

和转型经济体的 ＦＤＩ 总额首次超过发达国家，
到 ２０１４ 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 ＦＤＩ 占比就高

达 ５４􀆰 ７％，而发达国家则仅占 ４０􀆰 ９％。 与此同

时，发展中经济体也正在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

资的主要来源地，１９８０ 年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

接投 资 才 占 全 球 的 ５􀆰 ６％， 发 达 国 家 则 占

９４􀆰 ４％，而到了 ２０１４ 年前者对外直接投资已占

全球 ３３􀆰 ８％；发达经济体则降至 ６０􀆰 ７％。

表 １　 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

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变化：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年份

占全球货物出口比重（％） 占全球货物进口比重（％）

发展中

经济体

转型

经济体

发达

经济体

发展中

经济体

转型

经济体

发达

经济体

１９８０ ２９􀆰 ６７ ４􀆰 １７ ６６􀆰 １６ ２４􀆰 ０３ ４􀆰 ００ ７１􀆰 ９７

１９９０ ２４􀆰 １２ ３􀆰 ３９ ７２􀆰 ５０ ２２􀆰 １６ ３􀆰 ８８ ７３􀆰 ９６

２０００ ３１􀆰 ９２ ２􀆰 ３２ ６５􀆰 ７６ ２８􀆰 ８２ １􀆰 ３８ ６９􀆰 ８０

２０１０ ４２􀆰 ０８ ３􀆰 ９８ ５３􀆰 ９４ ３９􀆰 ０４ ２􀆰 ９４ ５８􀆰 ０２

２０１１ ４３􀆰 ０７ ４􀆰 ４２ ５２􀆰 ５０ ３９􀆰 ８７ ３􀆰 １９ ５６􀆰 ９４

２０１２ ４４􀆰 ４９ ４􀆰 ４５ ５１􀆰 ０７ ４１􀆰 ２４ ３􀆰 ３０ ５５􀆰 ４６

２０１３ ４４􀆰 ４８ ４􀆰 ２７ ５１􀆰 ２５ ４２􀆰 １１ ３􀆰 ２６ ５４􀆰 ６３

２０１４ ４４􀆰 ６２ ４􀆰 ０３ ５１􀆰 ３５ ４２􀆰 ００ ２􀆰 ９０ ５５􀆰 １０

２０１５ ４４􀆰 ７８ ３􀆰 １８ ５２􀆰 ０５ ４１􀆰 ９８ ２􀆰 ３０ ５５􀆰 ７２

占全球 ＦＤＩ 流入比重（％） 占全球 ＦＤＩ 流出比重（％）

１９８０ １３􀆰 ８８ ０􀆰 ０４ ８６􀆰 ０８ ５􀆰 ５７ ０ ９４􀆰 ４３

１９９０ １６􀆰 ８２ ０􀆰 ０４ ８３􀆰 １４ ４􀆰 ６８ ０ ９５􀆰 ３２

２０００ １７􀆰 １０ ０􀆰 ４４ ８２􀆰 ４６ ７􀆰 ６２ ０􀆰 ２７ ９２􀆰 １１

２０１０ ４５􀆰 ０３ ４􀆰 ５８ ５０􀆰 ３９ ２５􀆰 ７２ ３􀆰 ６３ ７０􀆰 ６５

２０１１ ４２􀆰 ７７ ５􀆰 ０６ ５２􀆰 １７ ２４􀆰 ０１ ３􀆰 ５７ ７２􀆰 ４２

２０１２ ４３􀆰 ６０ ４􀆰 ２９ ５２􀆰 １１ ２７􀆰 ３４ ２􀆰 ５４ ７０􀆰 １２

２０１３ ４６􀆰 ４１ ５􀆰 ９２ ４７􀆰 ６７ ３１􀆰 ２０ ５􀆰 ７８ ６３􀆰 ０２

２０１４ ５４􀆰 ７０ ４􀆰 ４２ ４０􀆰 ８８ ３３􀆰 ８０ ５􀆰 ４７ ６０􀆰 ７３

２０１５ ４３􀆰 ３９ １􀆰 ９９ ５４􀆰 ６２ ２５􀆰 ６４ ２􀆰 １１ ７２􀆰 ２５

　 　 数据来源：ＵＮＣＴＡＤ ｓｔａｔｓ，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ＥＮ ／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７ 日登陆。

８５



第 ５ 期　 竺彩华：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与“一带一路”建设

从地区格局来看，“欧美世纪”正在向“亚洲

世纪”转型。 欧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占据

重要地位，但随着亚洲崛起，世界经济的中心逐

渐向亚洲转移。 如图 ２ 所示，２０１５ 年亚洲在世

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 ３５％，１９８０ 年这一比

重尚仅为 ２０％。 最近几年，亚洲国家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５０％。 与此同时，全球贸

易和投资重心也不断向亚洲转移：１９８０ 年亚洲

国家对外贸易占世界比重仅为 ２２􀆰 ３％，美国和

欧盟则超过 ５５％；亚洲吸收 ＦＤＩ 占世界比重仅

为 １􀆰 ６％，美欧则为 ７１％；亚洲对外投资仅为世

界的 ６􀆰 ９％，美欧则为 ８０􀆰 ８％。 之后虽有起伏，
但总体上亚洲贸易和投资进入上升通道，到

２０１４ 年，亚洲的贸易、ＦＤＩ 流入和流出占比分别

达到了 ３８􀆰 ６％、３７􀆰 ３％和 ３９％，而美欧的这三项

则分别降至 ４２􀆰 ７％、３１􀆰 ２％和 ４６􀆰 ５％。 “亚洲世

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拥有世界一半

人口的亚洲由于中产阶级数量快速上升而正在

成为一个快速成长的世界市场。 根据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预测，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将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８ 亿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２ 亿和 ２０３０ 年的

４９ 亿，其中增量中的 ８５％将来自亚洲；全球中产

阶级的支出将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１ 万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５６ 万亿美元，其中 ８０％也将来自亚

洲①。 因此，可以说，２１ 世纪的上半个世纪正在

拉开世界经济体系的“亚洲世纪”。

图 ２　 亚洲和美欧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化：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注：在此美欧指美国和原 ＥＵ２８ 成员。

数据来源：ＵＮＣＴＡＤ ｓｔａｔｓ，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ＥＮ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 ３　 反全球化力量空前高涨

过去，人们更多关注到的是全球化给发展

中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 例如斯蒂格利茨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
基于其在世界银行工作经历，揭示了全球化可

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这些国家中的穷人）

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②

９５

①

②

Ｈｏｍｉ Ｋｈａｒａｓ： “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１０。 本论文将中产阶级

从广义上定义为有房子住且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在

１０ 到 １００ 美元之间的人。
［美］ 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

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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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反全球化力量空前高涨，是因为曾经主导

全球化的美欧（尤其美国）开始怀疑自己主导的

全球化是否还有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全
球主 义 共 识 得 到 了 从 布 什 （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Ｗａｌｋｅｒ Ｂｕｓｈ）、克林顿（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ｌｉｎｔｏｎ）到小布

什 （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ｌｋｅｒ Ｂｕｓｈ ）、 奥 巴 马 （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等美国总统的支持，这种共识在美国上

层社会也根深蒂固———联邦政府机构、媒体界、
学术界、大型企业、金融圈、好莱坞、智库以及慈

善基金会———几乎没有人能够从概念上对该共

识造成严重威胁。 欧盟一体化的概念也是从一

些知识精英和政界精英的理想主义诉求中产生

的想法，最终发展到今天。 但特朗普当选美国

总统，意味着“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的胜出，全
球主义面临严重威胁，美国政治正在形成一条

新的断层线。① 美国之外，西方各地的选民也在

奋起反抗本国的权势集团。 在欧洲，“英国脱

欧”可能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也许就是“法国

脱欧”。 玛丽娜·勒庞（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ｅｎ）曾表示，
如果她在 ２０１７ 年当选法国总统就举行法国退

欧事宜公投，而民调显示这位右翼国民阵线领

导人曾是热门人选。 欧洲统一怀疑论在意大利

乃至德国也同样日益盛行。 奥地利、匈牙利、波
兰、挪威和希腊也在逐渐兴起右倾民族主义。②

反全球主义的另一种描述就是民粹主义。 对民

粹主义并没有公认的定义，但民粹主义的所有

版本都有对精英阶层、主流政治和统治体制的

一种怀疑和敌视。③毫无疑问，无论是民族主义

还是民粹主义，它们的政策要素自然包括了反

全球化的内容，如反对美国的贸易协议、欧洲的

欧元以及无处不在的全球性金融等。
西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结构性危机之后

出现的资本主义新阶段———新自由主义的失

败。 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热拉尔·迪

梅尼尔（Ｇéｒａｒｄ Ｄｕｍéｎｉｌ）等在《新自由主义的危

机》一书中为现代资本主义建立了一种新的阶

级模式，即资本家阶级、经理人阶级和大众阶

级。 在新自由主义中，资产阶级与经理人阶级

之间的妥协替代了战后数十年经理人阶级与大

众阶级之间的早期妥协，从而使他们成为高收

入阶层。④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高薪资和资本收益

是他们高收入的来源。 数据表明，在新自由主

义的数十年（１９８０—２００９ 年）里，９５％美国底层

收入阶层的薪资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普遍呈明

显下降趋势，从 ６２􀆰 ２％下降到 ５１􀆰 ５％，降幅达

１０􀆰 ８ 个百分点。⑤ １９７８ 年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

的年薪是普通工人的 ３６ 倍，到 ２０００ 年急剧上升

到 ２９９ 倍，尽管首席执行官们的高工资在 ２００８
年有所下降，但到 ２０１０ 年其年薪与普通工人的

年薪比率又回到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比率

２４３ ∶ １。⑥同时，财富的不平等也导致上层 １％群

体攫取了资本收入中的最大份额。 在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７ 年期间，上层 １％群体得到了资本收入增长

部分的 ８６􀆰 ５％，而底层 ９５％群体仅得到了增长

部分的 ２􀆰 ８％。⑦上述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急剧扩

大趋势以及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美国中产阶级

被挖空，社会流动性停滞，美国社会精英与民众

的分裂、贫与富的分裂、传统当地人与外来移民

的分裂以及精英阶层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加剧，
这给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断层

和分化后果，更成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西

方泛滥的导火索。

１􀆰 ４　 全球经济治理艰难转型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可以称之为一个没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Ｍｅｒｒｙ， “ Ｈｏｗ Ｔｒｕｍ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Ｗｉｔｈ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ｇ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ｈｏｗ －
ｔｒｕｍｐ－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１８３４１．

Ｐｅｔｅｒ Ｇｒｉｅｒ， “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ＵＳＡ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１２２４ ／ 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ｃｈ： Ｗｈ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ｓ
ｉｎ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 ２０１６－１０－１７ ／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ｍａｒｃｈ．

［法］ 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

的危机》，商务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５－２１ 页。
同④，第 ３９ 页。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Ｍｉｓｈｅｌ ＆ Ｊｏｓｈ Ｂｉｖｅｎｓ， “Ｏｃｃｕｐｙ 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Ｒｉ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Ｓｋｅｗ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ｗ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３３１，Ｏｃｔ．２６， ２０１１， 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ｐｉ．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１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３３１．ｐｄｆ．

同⑥， 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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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 球 政 府 的 全 球 治 理 （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体系。①全球性治理在

绝大多数国家是行不通的，因为不同社会的喜

好、情况和能力都大不一样，因此很难确立全球

标准来实现全球性治理，如在金融监管、劳工标

准或者其他各种标准（如含铅玩具标准）上，各
国都有着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法律法规。②由于没

有全球政府，全球经济治理的经济学意义就是

提供国际公共品，而能提供“全球治理”这样体

积庞大的公共物品的国家不多，金德尔伯格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认为这样的国家必须

“具备霸权国家的所有属性”③。 小国则缺少提

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动力，因为小国贡献太小，对
于自己能否受益影响甚微，所以搭便车对他们

而言更为合理。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在世界经济中

的霸权地位向世界人民提供了全球经济治理这

一国际公共产品。 在美国主导下，包括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 （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简称

ＷＴ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和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以下简称 ＷＢ）的国际多边治理体

系得以成立，分别治理全球的贸易、金融以及发

展事务。 同时，由于经济实力具有相对性，法德

经济在世界范围没有绝对影响力，但在欧洲具

有绝对主导地位，因此法德主导的欧洲区域合

作又开创了区域治理体系的先河，也为后来的

各种区域主义发展提供了学习模板。 到了上个

世纪 ７０ 年代，伴随布雷顿森林体系 （ 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的瓦解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经济实

力的提升，全球治理的决策体系呈现出小范围

的民主化，即出现了 Ｇ７ ／ ８。 Ｇ７ ／ ８ 在维护发达国

家的利益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在客观上

推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协作和全球治理机

制的创新。 但直到 Ｇ２０ 出现以前，全球治理的

决策体系始终是由发达国家主导，且三大国际

经济组织作为执行机构也一直是由发达国家主

导的。
如前所述，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

中国家整体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

化，对全球治理结构带来了变革的压力。 首先，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促成了 Ｇ２０ 从部长

级会议向首脑峰会升级。 １１ 个新兴经济体的参

与，使得 Ｇ２０ 成为现行全球治理框架中最有效

率和比 Ｇ７ ／ ８ 更具合法性的决策机制。 这一决

策机制的成立，也推动了全球治理框架中最重

要的两大执行机构———ＩＭＦ 和ＷＢ 的改革，使得

反映各方话语权的份额更多地由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转移。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开始

为解决自身问题而逐步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新

的治理机制，如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

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机制等等。 与此同时，多
边贸易体系也更多让位于区域性、诸边或双边

贸易治理。
上述全球经济治理呈现的碎片化态势反映

了美国经济霸权衰退从而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驾驭能力弱化的现实。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社

会除了担心“修昔底德陷阱”，又开始担心“金德

尔伯格陷阱④”。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

教授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在法国的欧洲新

闻网刊文指出，特朗普在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
应该当心有前车之鉴的陷阱和难题。 其一是

“修昔底德陷阱”，即如果一个守成大国（如美

国）视一个崛起中大国（如中国）为威胁，那么战

争将不可避免；其二就是“金德尔伯格难题”，即
中国在国际上不是展示强大，而是示弱。 未来，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互动关系变得尤为重要，
而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已经充分展现了应有

的责任担当，关键还是要看美国是否有意愿参

与国际合作以维持现有体系。 基于特朗普希望

１６

①

②

③

④

［美］ 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
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５ 页。

［美］ 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８６－１９０ 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３， Ｂｅｒｋ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 ｐ．２９２．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 他认

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在超过英国成为全

球第一大国后未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接任英国的角色，在
全球合作体系中继续搭便车。 其结果是全球体系崩溃，世界经济

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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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退为进”、“先破后立”和“由内而外”①

三大战略重塑全球的政策取向，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向多元化、多中心、多层次的过渡态势将成

为大概率事件，双边协议和地区化很可能更多

地取代多边协议而成为主流。

二、“一带一路”建设恰逢其时

亚欧大陆的中间地带是世界经济最不发达

的地区之一。 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

研究组报告，“一带一路”沿线既是发展水平落

后区，又是发展方式粗放区；既是自然资源集中

生产区，又是自然资源集中消费区；既是人类活

动强烈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区。② 这一地区在

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外围和边缘地带。 当

前，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全
球化和反全球化并肩而行，全球经济治理呼唤

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模式。 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恰逢其时，不仅为世界各国共同应

对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提出了中国理念和中国

方案，而且切实用中国行动将理念和方案落地

生根，使全球化真正造福于更多百姓和发展中

国家。

２􀆰 １　 国际产能合作助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

世界经济的深度结构性调整带来了新一轮

全球产业转移浪潮。 一方面，在全球产业发展

最前沿，各主要国家都在努力拥抱第四次工业

革命带来的新的产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制造

业成本在全球范围的动态变化，导致部分产业

（或生产制造环节）正从成本较高国家向较低国

家转移，其中既包括制造业向市场和商业环境

良好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回流，也包括向劳

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但是需要

指出的是，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浪潮中，过去

在东亚地区出现的制造业根据各国劳动力成本

变化进行梯度性转移或根据价值链进行区域性

配置的现象将出现一定程度的逆转，因为无论

是智能制造（ｓｍａｒ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还是柔性制造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都意味着大量低端制

造的工作岗位将被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升级、
回流，机器人代替低技能岗位已成为发展趋势。
这对很多没有真正走上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

说将是一个严重挑战，因为这意味着它们的廉

价劳动力在承接制造业（或制造环节）转移方面

将失去用武之地。 未来，机器人（自动化生产）
与一般技能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将是全球性的，
而不仅仅发生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发达国

家。 例 如， 耐 克 早 在 ２０１２ 年 就 采 用 飞 织

（Ｆｌｙｋｎｉｔ）自动化技术来生产跑步鞋、篮球鞋和

足球鞋，这一技术大大克服了传统制鞋方法需

要耗费大量人工做裁剪、拼接的局限性。 可以

说，新一轮全球产业大洗牌将不仅仅由第一梯

队如美、日、德等国围绕高端制造业展开，也将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传统制造业

而展开，所不同的是，在传统制造业竞争中，发
达国家将依靠自动化生产技术以及良好的营商

环境，而发展中国家仍将主要依靠传统的劳动

力成本优势。 另外，高科技引领的全球化要求

加入的国家必须具备新技术、计算机设备及其

他相关条件，用以与其他国家联系，但很多“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因此，这一轮全球产业大调整给“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带来的不全是发展机遇，更多的是挑战。
而中国积极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则为这些国家

抓住机会承接适应本国优势的产业转移提供了

良机，因为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的高新技术发展

在世界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如美国有谷歌，中
国有百度、腾讯；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

巴；美国有思科，中国有华为、中兴；美国有

ＧＰＳ，中国有“北斗”；此外，中国还有“蛟龙号”
潜水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天河号”超级计算

机等等。 可以说，在过去的历次工业革命中，这
一次是中国首次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

２６

①

②

陈建奇、郭晓敏：“特朗普重塑全球的三大战略”，ＦＴ 中文

网，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７０５１２？
ｆｕｌｌ ＝ ｙ。

王尔德：“专访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劭锋”，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数字报，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ｅｐａｐｅｒ．２１ｊｉｎｇｊｉ．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５－０６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９５６．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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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此完全有能力为发展中国家弥补“数字鸿

沟”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倡导和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同战后以

来发达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能

有着本质区别。 发达工业化国家为了进行结构

调整和产业升级，曾把大量的纺织、制鞋、玩具

等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低端制造业转向发展中

国家，同时也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或加工制

造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自己却保留了对

技术研发和高端制造业的掌控。 发达国家从这

种不平衡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得了高额利润。
中国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建立在平等、互利、共
赢基础上，是根据合作双方内在发展需要进行

的经济技术合作，主要以中国具有优势的先进

装备制造业为主，如核电、铁路、通信、智能电网

等。 这与发达国家只把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

家转移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装备制造业

是少有的对资本、技术与人力需求都很旺盛的

行业，也是各国参与高科技引领的全球化所必

需具备的基础产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

快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 另外，由于成本因素

推动的产业转移也有利于过去在全球化进程中

被边缘化的国家充分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

国际分工，改变沿线国家一直以来仅是作为世

界贸易发展的过道而沦为经济凹陷地区的局

面。 因此，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既能发挥中国企

业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
准、服务走出去，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也能

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带来实惠，尤其对其

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虽然产能合作主体是企业，但政府的推动

和参与将有助于降低政治和监管方面的不确定

性，以确保国际产能合作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
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存在的较高的制度性风险。 据商务部统计，
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滑的背景下，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１４５ 亿

美元（仅比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４８􀆰 ２ 亿美元略有下降）。
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 ２０ 多个国家建立了 ５６ 个

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 １８５ 亿美元，为东道

国增加了近 １１ 亿美元的税收和 １８ 万个就业

岗位。①

２􀆰 ２　 共同促进互联互通塑造亚欧经贸大格局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大陆，一头是活跃的

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而连接

这两大经济圈的中间地带却是地域辽阔、人口

众多、资源丰富的经济洼地，其中主要包括东南

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区。 据统计，２０１５
年南亚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ｃｏｍｅ，ＧＮＩ）仅 １ ５３７ 美元，还不及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的 １ ６３７ 美元。②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进入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但是对于这些地区的很

多人来说，以前的工业革命还在进行之中。 根

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统计，目前亚洲至少还有 ４
亿人没有用上电，３ 亿人没有安全饮用水，１５ 亿

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③作为人类发展的基本

所需，电力断供制约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不
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限制了人员、货物、服务在

城市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流动。 因此，可以说

“一带一路”沿线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尚未完整

体验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如

此，全球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无法接入互联网

（２０１５ 年全球每 １００ 人中有 ４４ 人为互联网用

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其中南亚地区每百人中只有约 ２０ 人可以用上

互联网，而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是 ８０ 人，这
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④基础设施滞后已成为

很多落后国家发展的桎梏，是它们被历次工业

革命和全球化远远甩在后面的重要原因。 据亚

洲开发银行最新估计，为保持经济增长动力、消
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亚洲在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

３６

①

②

③

④

商务部：“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达 １４５ 亿美元”，人民网，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３１１ ／ ｃ１００４－２９１３８９９６．ｈｔｍｌ。

按图表集法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ＧＮＩ） （现价美元），
世界银行数据库，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ｄｉ．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ｔａｂｌｅ ／ １􀆰 １。

ＡＤＢ：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ｓｉａ􀆳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ｅｄｓ， ＡＤＢ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ｐ．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ｓｉａ－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ｎｅｅｄｓ．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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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５ 年间，至少需要 ２６ 万亿美元（或每年约

１􀆰 ７ 万亿美元） 的基础设施投资。①在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期间，亚洲 １８ 个低收入和低中收入国家

每年的基础设施需求与实际投资之间的缺口约

为 ２ ４４０ 亿美元，占其 ＧＤＰ 的 ４􀆰 ７％，其中南亚 ８
国每年缺口为 １ ６００ 亿美元，印度就占了 １ １２０
亿美元；中国作为高中收入国家也仍然每年有

６８０ 亿美元的缺口，占 ＧＤＰ 的 ０􀆰 ５％。②可以说，
如何打破基础设施滞后和经济发展落后之间的

恶性循环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目前，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

支柱和增长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

将进一步强化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

用。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全面深入展开，亚洲内部经济整合与

互动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可行性大大提升，这
给亚洲地区深化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区域内部

资源整合，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也是“一带一路”能够顺利

推进的重大时代背景。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

说，学习中国发展经验，努力克服基础设施障

碍，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已经成为它们谋发展的

共识。 “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出发点，
可谓切中要害：首先，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直接带

动各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第二，很多发展中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能力不足，尤其缺乏资金和技术，需要

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其能力不足问题，这将成

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继贸易和投资合作之后更

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亮点；第三，通过推进区域基

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最

终促进包括信息流、货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

人才流等在内的高效、畅通、有机的互联互通，
从根本上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

济发展不平衡，形成全新的国际经贸合作新格

局。 事实上，亚洲区域经济融合程度已经比较

高了，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２０１５ 年亚洲区内

贸易比重已经高达 ５７􀆰 １％，远高于北美的 ２５％，
仅略低于欧盟的 ６３％。③在亚洲进一步融合的基

础上，“一带一路”建设将拓展亚欧合作的陆路

通道，进一步扩大亚欧经贸往来。 可以预见，伴
随互联互通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亚洲和欧洲的

经济联系将愈加紧密，未来的世界经贸格局很

有可能迎来新的亚欧时代。 除了由欧美发达国

家构成的大西洋贸易轴心和由美洲、东亚等国

构成的太平洋贸易轴心外，世界将出现全新的

亚欧贸易轴心④。 目前，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交

通、能源和通信等基础设施上的互联互通合作

正从东南亚向南亚、西亚、中亚、蒙俄等区域开

展，已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互联互通

格局。⑤

三、围绕两大时代议题讲好

“一带一路”故事

　 　 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既是“一带一路”倡议

者，更是积极推动者。 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
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相关合作稳步推进。 目

前，全球已有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

与，４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合作

协议，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共识，并在互联互

通、产能合作方面已有很多项目落地，取得明显

成效。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中国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各国将进一步共商合作

大计。 如何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引领“一带一

路”建设的话语权和制高点，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首要问题。 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态势下，“一带

一路”建设须在两大时代议题的引领下稳步推

进：一是共同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二是努力践

行新型全球化。 只要在这两个议题上取得广泛

共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长风破浪会有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ＤＢ：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ｓｉａ􀆳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ｅｄｓ， ＡＤＢ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
ｌ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ｐａｇｅ ｖｉｉ．

同①， ｐ．５０。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ＡＤＢ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

ｌ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６．

李丹、崔日明：“‘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经贸格局重构”，
《经济学家》，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第 ６５－６７ 页。

范祚军、何欢：“‘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切
入’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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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共同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以顺应时代潮流

科技进步是引领社会向前进步的主要潮

流。 在这一潮流中，如何使技术与社会和谐共

处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正在

开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面前更是如此。 目前，
尽管学术界已经开始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给

人类社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革进行了较多的

讨论，但这种讨论还远远不足，尤其还没有引起

全球社会的充分注意。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博鳌亚洲论

坛虽然设立了主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分论

坛，但会上讨论更多的还是技术问题。 这也正

是施瓦布教授所担心的：“第一，在第四次工业

革命到来之际，我们需要反思现有经济、社会和

政治体制……目前各方面的领导力水平还不

够，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认识也存在不足。 结

果，不管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用于管理创

新成果的传播、减缓颠覆性影响力所必需的制

度性框架远远不足，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缺位。
第二，国际社会尚未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和挑战形成积极的、一致的统一认识。”①在第四

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面前，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都面临挑战，但是对发展中国家尤甚。
在各种创新技术使得生产组织不再以“集中生

产、规模取胜”，而是以“临近市场、柔性取胜”
时，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将大大缩减，对缺乏技术

创新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该如何融入新一

轮全球化呢？ 当技术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负面

效应（即自动化代替人工）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

展中国家时，对这些国家来说是否会失去利用

廉价劳动力进行工业化的机会呢？ 对还没有完

成第二、三次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又如何避免在

第四次工业化革命中继续掉队呢？ 在世界经济

发展进程中，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

是一种常见的发展路径，可以让发展中国家积

累资金、获得技术并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一旦

这条道路行不通，许多国家就需要重新思考其

发展模式和工业化战略。 因此，发展中国家能

否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同时把握并利

用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都非常重要。 这

一问题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议题之

一，需要积极加以引领；这也是最容易引起相关

国家共鸣的议题，有助于各国凝聚共识、提升加

快“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感。

３􀆰 ２　 努力践行新型全球化以消弭全球分化效应

当前，以反全球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和

反精英主义为核心的民粹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

化思潮在曾经主导全球化的欧美国家日益高

涨，对欧美国家的国内政治格局、现有国际秩序

增加了各种不确定性，尤其给“二战”后开启的

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带来严峻挑战，而且

也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分化效应，
即全球化不仅在国际层次上造成国与国之间的

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而且也在国内层次上导致

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显著拉大。 斯

蒂格利茨（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在《不平等的代价》一
书中，详细分析了造成美国社会不平等加剧的

各种原因，其中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作为市场力

量， 确 实 能 带 来 劳 动 力 市 场 两 极 分 化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从而造成不平等的后果。 但是，他
也指出，“市场力量从来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
而是被政策塑造过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

大公司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进

行管理的”②。 因此，全球化本身实际上并没有

好坏，关键在于如何参与和如何治理。 正如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

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历史地看，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

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

造出来的。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

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

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

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经济全球化确实

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

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

５６

①

②

［德］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
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电子版，第 １７ 页。

［美］ 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机械

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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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

个国家、每个民族。”①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从自身发展理念

（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理念）
和发展经验以及人类发展大势出发所提出的新

型全球化模式。 它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

原则，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全方位互联互通为

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平台，以打造命运共

同体为目标，充分体现了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

所必须具备的包容、普惠和均衡三大特征。 在

这一模式中，没有霸权国家把自己的意识形态

强加于它国，而是完全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

的互利共赢合作模式，尤其能够弥补在传统全

球化进程中被严重忽略的各种基础设施供给不

足问题。 其中，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已成为国际合作典范。
亚投行在学习现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治理

和运营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治理和运

营模式。 如不设立常驻执行董事会，在明确董

事会和管理部门职责基础上，借助邮件、电话和

视频会议等，提高了机构的工作效率；又如，实
行开放的全球采购政策，保证了项目建设的低

成本。 正是这些创新性治理和运营模式，再加

上开放、包容、绿色等理念，使得亚投行不仅克

服了目前很多国际金融机构存在的人员臃肿和

效率低下的问题，更使得其在运营一年之后又

迎来了 １３ 个新成员的加入。 目前亚投行已拥

有 ７０ 个成员国，且仍有更多国家在申请加入。
努力践行新型全球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又一

重大议题，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用实际行动

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实现共同发展的新举

措。 只有以新型全球化引领的“一带一路”建设

才能真正凝聚共识，化腐朽为神奇，使人类社会

真正进入“命运共同体时代”。

四、结　 语

当前，由科技革命推进的世界经济已经实

现了高度全球化，由此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很

多共同的全球性问题，如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

国际性金融危机、气候环保、网络安全问题等

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已不再是单个国家就可以

应对的问题。 与此同时，世界政治却是朝着自

由化方向在发展，日趋自由化的各国政治和高

度全球化的各国经济的结合就是我们曾经看到

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不断推进的科技革命和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分化作用

已经使社会不平等达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

步，各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极端主义不断

涌现即源于此。 全球化本身没有好坏，但需要

良好的管理。 当下，世界经济发展需要新动力，
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模式。 在一个没有全球性

政府的全球化时代，只有各国政府之间以及政

府与企业、公民社会之间进行充分有效的合作，
才能形成“善治”的全球化，才能使公共利益最

大化，才能真正让全球化造福国民和全人类。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就是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向

世界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国际公共产品，符合国

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

想和美好追求，是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

模式的积极探索，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

的新理念和新动力，也是中国用自身方案和行

动对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最佳回应。

编辑　 龚　 婷　 李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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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

旨演讲”，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ｔ１４３１３１９．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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